
032024年9月17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林夏责编 版式：柯丽云

荔风荔风MAOMING DAILY

今天，做饼的好友提了月饼来
看我。

月饼式样甚多。有散装，有盒
装的，还有怀旧的纸筒封月饼。礼
盒包装精美，款式特巧。月饼的包
装别出心裁，穿上彩衣，还要打上
蝴蝶结。除此以外，月饼的形状设
计更是赏心悦目，有扇形，有梅花
状，有微方，真是别具匠心，心灵手
巧。月饼的种类很多，有叉烧，有
五仁，有双黄，有豆沙，还有冰皮；
有低糖的，有西柚味的，有陈皮味
的，有柠檬味的等等，争芳斗艳，看
着就有食欲。

我感谢好友的盛情，随口品尝
了几块不同味道的月饼。那味道
着实香，尽管如此，心里却有点空，
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哦，原来是少了儿时的味道！
少时家贫，父母生了四个子

女，刚好组成了两个好字。一家六
口人，都挤在三间泥砖房里。那时
候的生活，连温饱都成问题，哪里
有多余的钱买月饼吃。不过为了
应节，为了子女不眼馋别人，父亲
还是买了月饼，实在没钱时，就买
甜饼，那是一种薄薄的全是糯米做
成，没有馅。如果偶尔买了一种用
甜肉加花生仁馅做成的月饼，那已
极奢侈，这是家里吃得起的最好月
饼了，六只装的，每次都是一筒。
我们每次吃月饼时，父亲最多就是
吃一小块尝尝味道，留下的给我们
第二天分了吃。

有一年，快到中秋了，父亲就
买了一封甜肉月饼。我们看着父
亲放好月饼的时候，嘴馋到不得
了。到了中秋那天，母亲去拿月
饼，却发现月饼没有了。经过询
问，小弟与小妹很快就承认了偷吃
行为。原来，那天我们看到父亲放
好月饼后，小弟小妹就馋得不行，
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就悄悄分了
吃。父亲知道后，也没有责怪他
们。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钱再去
买。后来，母亲拿来一个大南瓜，
把家里剩下的一些红糖，和一些糯
米粉，也做成月饼圆圆的模样，蒸
熟了一家人也吃得津津有味。我
吃了好几个，心里还蛮高兴，如果
是真的月饼，我们一个人都只能吃
大半块，这样的“月饼”我能吃个
饱。特别是小弟小妹开心的样子，
几十年过去，我依然清晰地记得。

生活的贫困，一直到我出来工
作的时候才有改善。我出来工作
的那一年过中秋，单位发了月饼，
我又特地买了几个当时很畅销也
挺贵的月饼回去，父亲怪我花钱大
手大脚，唠叨着三个弟妹读书还要
用钱。但我看到，父亲吃月饼时特
别开心，一口气吃了两个，还意犹
未尽。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父
亲特爱吃月饼，我带回的那几盒月
饼，父亲留着吃了一个多月。我知
道后，心里一阵难过，一时竟不知
道说些什么。

后来，每到中秋，我都买最新

鲜出炉的月饼回家，父亲都开心得
很，吃得也欢。

后来我们兄弟妹都各自成家
立业了，都在城市里置了房，也有
了孩子，生活早不为两餐而忧。每
到中秋，看着孩子对月饼挑三拣
四，勉强吃一口，又马上嫌弃的表
情，心中总不是滋味。瞬间，我又
释怀了。毕竟，他们都生活在幸福
的年代，从来没有尝试过物质匮乏
的日子，怎么吃得出月饼真正的味
道来。

后来父亲也离开了我们。再
到中秋，月饼除了用作安敬先人，
就成一道摆设，吃了也觉得没有了
当初的味道。

我知道，这个世界最珍贵的月
饼味，从来都不是物质给予的，更
不是价格给予的，而是爱的给予。
而这种味道是人类不断繁衍生生
不息最高级的营养。

月饼的味道
■ 苏仁森

秋雨几滴，天气有浅浅的凉。天上的月，在等
待赴一场数千年不变的约，渐渐圆润丰盈，是中秋
喜欢的脸。

对小时乡村的月便格外怀念起来。中秋前一
两个星期，小商店在货架上摆出四个一包的车轮
月饼，空气立马有了甜丝丝的味道，浓稠扑鼻。我
们的心，生出硕大的翅膀，朝着一个日子飞翔。

终于等到中秋那一天，热闹落在院子里，从早
到晚。母亲最是忙碌的，急急从梦里醒过来，一口
水也不曾喝，直奔鸡窝，抓一只羽毛流光溢彩的大
公鸡，手起刀落，起锅烧火，汆水拔毛，一气呵成。
中秋的鸡须是大的，母亲说这是月圆人圆的好日
子，肚子也要吃得滚滚圆。

在县城跑车的父亲，这天有假。我们几个猴
子对父亲归家的期待之情，在中秋这天达到高
潮。其实我们只是馋嘴的猫儿，心心念念着父亲
单位分发的月饼。五仁馅的，哈密瓜味的，圆圆扁
扁的，香香甜甜的月饼，安安静静躺在贴了红色嫦
娥的油纸里，静待十五温柔如水皎洁如霜的月华，
撕开身上层层叠叠的面纱。

院子里的水缸，心里发着笑，静静等着我们这
帮贪玩嗜吃的猴子。等着我们去为它们挑水，等
着我们赏水里皓月，等着我们玩水中捞月。

中秋，是院子里几个大水缸吐气扬眉的日子。
这一天，它们成了顶重要的存在，为了成全月亮的圣
洁，爱干净的母亲从小就对我说，月亮里面住着嫦娥
仙子，也是爱干净的，中秋是为她而办的盛宴。她定
是要将自己弄得清爽干净的。那些乡村人家离不开
的大水缸就是她最喜欢的澡盆。而我，从小就喜欢
洗澡，喜欢身上香喷喷的，仿似这样就可以更接近那
个美丽的嫦娥仙子一步。对什么事物都怀着好奇、
信任与向往的年纪，生活因此美得不像话。

我和哥哥的殷勤，都用在了为水缸挑水这件
事上。那座小巧的手摇水泵，一直在我们手里喘
着气。我们摇啊摇啊，摇的水一桶又一桶，统统吆
喝着喂给了肚大口宽的水缸。隔壁家的小花，大
壮，三蛋也会过来帮忙，为了共享我们水缸里的月
亮。他们家没有院子，水缸都在泥屋里藏着，看不
到月亮。可他们并不觉得沮丧，有什么关系呢，只

要月亮出来，在谁家的水缸看月亮不是看呢。
夜色慢慢笼罩大地，晚风吹过，草丛里的百虫

开始鸣唱，为这个美好的夜晚拉开红色的绒布。
父亲端出四方小木桌，母亲在其上面麻利摆上月
饼、香蕉、雪梨、柚子、香炉……瘦细的白烟袅袅升
起，像数千年前拜月的貂蝉手中燃起的那一撮。
等待嫦娥仙子焚香沐浴，享人间烟火的间隙，我们
忙着看水缸里的月。

明黄的月，如巨大的珠，透着清寒的光，沉在
水缸里。月辉如灯，片片黛青色的云，明晃晃开在
水缸里。风动起涟漪，月影生褶皱。风平复静静，
月圆又如初。风的调皮，一直在撩逗，我们成了风
一样的孩子，捉弄水缸里怯涩善良的月亮。一人
一根手指，伸入水里画圈圈，镶嵌着明珠的水晶镜
被我们揉碎，散作带着光芒的碎片，在水波里荡
漾。只见几道光从荡漾的水波里射出来，晃我们
的眼，眼睛一闭一睁，水里的碎片又凝成明黄的月
珠。也有被猴子捞月影响的时候，人手一缸，一个
个的，双手成网，急速撒进缸里，双手一合一捧，收
网出缸。手心里，剩小汪清水，和一两道转瞬即逝
的月光。水顺着手指间隙落下，滴滴答答，哗啦
啦，像我们心底快乐的笑声。

月饼和月光是最配的，如玫瑰配爱情，符合约
定俗成的审美。我们每年吃饼，在院子里，在月光
下，在水缸边。小花、大壮、三蛋是不用着急回家
的，他们的父母亲会在拜月结束后，带着吃食，将
阵地转到我家院子来。记得有一年，傻得很天真
的我，看着院子里的水缸、水缸里的月亮，开始数
数，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五个水缸，五个
月亮，我像是发现了了不得的秘密：水缸会生月
亮！我偷偷地把自己分到的那只月饼投进某个水
缸，然后欢天喜地等着水缸给我生出五个月饼
来。水缸笑哈哈的，笑声变成光，在水里赤裸裸晃
着。而我的月饼，还是一只，委屈地沉在缸底，晒
着月光。众人笑了，我哭了。众人停了笑，我就有
了许多饼。父亲、母亲、小花妈妈、大壮爸爸、三蛋
奶奶把自己手里的月饼从水缸里变出来，递给我，
告诉我，水缸给你生出月饼来了。水缸里的月，明
亮明亮的，像众人眼里良善的光芒。

月是水缸明
■ 何小雯

安静的，不知是当空的皓月
还是抖落风尘的时光
月色从树梢筛落时
每一个身在异乡多年的人
翘首守望的都是花好，月圆
乡愁是最好的下酒菜
自斟自酌，每次一饮而尽的
都是比陈年老窖还醇厚的月光
醉眼朦胧里
一枚单薄的月亮，被高楼、霓虹
一点一点吞食
而月色铺满的路上
每一个匆匆赶路的人
紧促的脚步踏响的是欢快的足音
今夜，最圆最亮的月儿
挂在故乡的夜空下
回家的人，对着明月才喝了一口

桂花酒
就醉倒在家门口

中秋的酒
中秋的酒最浓
牛奶一般的月色
注满举起的酒盏
月明风清的好时光
再不胜酒力
也该为幸福干杯

中秋的酒最醉人
朋友相聚时喝
亲人团聚时也喝
诉一腔深深的情
品一口醇醇的香
就醉倒在美好的祝愿里

中秋的酒最霸气
可邀月——对影成三人
可问天——明月几时有
平平仄仄中
每一缕月光都散溢出酒香

中秋明月辞（外一首）

■ 孟 夏

·中秋节特辑

13 岁那年，我到镇上读初
中，离家虽说不是很远，但毕竟
是第一次出远门，所以免不了
思念之苦。每逢到了周末，我
便跑得飞快，因为可以早点回
家见到父母，吃到可口的饭菜。

第四周的周三，恰好是中
秋节。那个时候，中秋节是没
有放假的，我只能在课间时跑
到操场上仰望着圆圆的月亮，
和伙伴们唱起“月亮在白莲花
般的云朵里穿行，晚风吹来一
阵阵欢乐的歌声……”来解离
别之苦。至于月饼，那是不敢
奢想了。以前读小学的时候，
由于离家近，下自修后就回家，
即使中秋不放假也可以吃到喷
香的月饼，别提有多惬意。而
现在，坐在教室里上自修时，想
到家里父母正在大口大口吃月
饼，我禁不住怔怔地出神！

周末上午第四节课后，我

草草吃完饭，提着书包飞快地往家里
赶。往常我都是走大路，现在我抄了条
近路。穿过一大片的原野，钻出密密的
桑树林，再跨过村前那条小河，我终于见
到了环绕着村子生长密密麻麻的解放簕
了。这时候，它们正开着絮絮飘飘的白
花，似在欢迎我回来。

走到村口的时候，恰好见到六公。
他笑着对我说：怎么才回来，月饼早让你
爸爸妈妈吃光了。虽然我知道六公很喜
欢开玩笑，但听到这句话，仍然禁不住心
一酸，委屈地流下眼泪来。回到家里，母
亲刚好从厨房里出来。见到我，满面笑
容：哎呀，原来是书房仔回来了，先吃饭
吧。前天你爸在河里捉了条乌鱼，我炆
好了，前几天姑爷也送了两斤河虾过来，
也热着呢。我说：我吃了饭回来，不想
吃。母亲定定看了我一眼，微微笑了一
下。她把厨房里一个吊着的有盖竹篮拿
下来，拿出里面的月饼：你爸呢，知道你
周末会回来，月饼给你留下了。上面那
个是六公拿来给你的。我破涕为笑，拿
着月饼大口吃起来。这种伍仁月饼，皮
薄馅足，吃起来满嘴生香，是我的最爱。
这个六公，刚才害我流了不少眼泪，看在
他给我月饼的份上，就不跟他计较了。

我连续吃了两个月饼，才猛然记起，
家里每年都只是买一封月饼拜月的。我
急忙问：你们吃了没有？母亲说：你爸到
电白挑鱼汁了，应该下午会回来，回来再
和我们一起吃。我一怔，那个时候，因为
生活拮据，村里人爱到电白挑鱼汁回来

代替油和盐，这一趟来回就要一天
一夜，父亲要经历多大的辛苦，而他
居然还没有吃中秋的月饼！

下午的时候，母亲到镇上接替
父亲，把鱼汁挑回来。我见到父亲
时，他满脸红光，一点都不显得疲
惫。他开心地对我说，我刚才回到
镇里，月饼降价了，我又买了一封，
今晚大家有月饼吃了。

晚上我到六公家里玩，他笑眯
眯地对我说：书房仔，月饼好吃吗？
我说：六公，我家的月饼你也要尝
尝。六公接过我递给他的月饼，用
刀切开，分给同来的其他小孩，然后
放开嗓门唱起了木偶戏。我们静静
地听着，陶醉在六公高亢圆润的嗓
音和庭院空明澄澈的月色中。

第二天回校的时候，母亲把剩
下的两个月饼包好，放进我的书包
里，叮嘱我不要放太久。我离开的
时候，母亲一直在门口看着我，等到
看不见她的时候，我的泪水终于忍
不住流了出来！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
古人。这一轮明月，曾经伴我走过
美好的童年，曾经温柔地照耀过我
的父老乡亲。而现在，六公早就走
了，父亲也走了，天上的那一轮明
月，寄满了我的思念。虽说后来生
活好了，我可以吃到很多的月饼。
但无论时光如何流淌，总忘不了 13
岁时那暖了流年的月饼。

暖暖流年月饼香
■ 吴征远

小时候，有个姓李的叔叔，家住在
十公里外，每年中秋节，都会到我家里
来送月饼。按照母亲最初的说法，这
李叔既不是家里的亲戚，也算不上朋
友，只是个萍水相逢的路人而已。然
而，李叔的月饼一送就是二十多年。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月饼可
算是当时的奢侈品。一般人家过中
秋，条件好一点的，花十块钱买一筒
月饼用于祭月；条件不好的，舍不得
花那个钱，案桌上摆几串自家种的
香蕉、葡萄，向着月亮敬三支香火，
也算是过中秋了。没有月饼的中
秋，大抵也不算是一个完美的中
秋。我们家每年都不缺月饼，不是
因为富裕，而是因为李叔。我不明
白的是，跟我们同样穿粗布麻衫的
他，怎么就舍得花那么多钱买两筒
月饼送过来呢？那是多大的礼啊！

每当李叔提着两筒月饼和一袋
水果走进门的时候，我那盯着月饼
油光发亮的红色封装纸的眼就再也
挪不开了。李叔送过来的月饼有伍
仁和叉烧各一筒。这是当时市面上
仅有的两种月饼。五仁果香浓郁，
颗粒分明，有嚼劲。叉烧油脂丰富，
肉味香浓，肉质弹性十足。在猪肉
都难得吃上一次的年代，月饼就是
顶级的美食。母亲把其中一筒月饼
拆开，取出一个，用小刀切成小瓣，
分给我们姐弟几个，拿最大一块给
李叔，李叔从来不吃，每回都说：家

里有，刚吃过，留给孩子吃。小的时
候当真就相信李叔嘴里说的“家里
有堆成小山坡”一样的月饼。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月饼不再
是稀罕物了。然而，李叔依然每年雷
打不动地准时送月饼，母亲劝说他不
用送了，家里不缺。李叔嘴里答应
着，可第二年仍旧一如既往地送。

后来，听母亲说起，才知道这李
叔中秋送月饼的缘由。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的晚
上，母亲抄小路去村头看粤剧。我们
老家每年的八月十五都会请粤剧团
到村里来表演，这是中秋节的头等大
事。十里八乡的人家都赶着来看。
母亲去得晚，在路上见到一个老太太
摔在地上起不来。母亲顾不得看戏，
急忙回家找父亲，又借来了邻居的三
轮车，把老太太送到县里的医院，并
为她垫付了七十多块钱的医药费。
老太太的儿子李叔赶到后，对母亲感
激不已。自此以后，每年的中秋节，
李叔都会上门来送月饼。

用李叔的话来说，这是得人恩
果要千年记，这送的是月饼，还的
是恩情。

有一年，中秋节前几天突然刮
起了台风，台风过境后是连续两三天
的大雨。我们猜李叔肯定是不来的
了。谁料，挨到傍晚时分，竟然看到
披着黑色雨衣的李叔出现在家门
口。李叔全身上下淋淋漓漓全是水水，，

雨水泡在眼窝里连眼睛都睁不雨水泡在眼窝里连眼睛都睁不开。
他从沾满了黄泥水的雨衣底下掏出
一个红色塑料袋，袋子里装的是月
饼，月饼盒的外面包了好几层的保护
膜。撕掉保护膜，那月饼盒上竟没有
沾上一滴雨水，反倒是被闷出了一圈
儿的白色水汽，那水汽像是中秋节夜
里天空中朦胧的月晕。

李叔的月饼一送就是二十多
年。在这期间，我们家建房子，资金
周转不开，李叔二话不说，拿来了五
万块钱，走时连我父亲写的借条也
没带回去；李叔的儿媳妇坐月子，我
的母亲分文不收地每天来回跑，像
月嫂一样照顾了大半个月。春天，
布谷鸟叫，我们便帮衬着李家插秧
施肥；夏天，荔枝丰收，李家全家出
动来帮着我们家摘荔枝；等到秋天，
稻浪翻涌时，父母亲则去帮着把李
家的稻谷收割入仓；冬天寒风凛冽
之时，我们两家常聚在一起打着火
锅，闲话家常，却也暖意融融。一来
二往，日子久了，李叔便把我母亲喊
成了“大姐”，把父亲喊成了“姐夫”，
而李叔，就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
成了我的“舅舅”。

今年中秋，李叔没来送月饼，来
的是李叔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
哥”，他说李叔年纪大了，身体不舒
爽，记忆力也大不如前了，却天天念
叨着叮嘱他，每年中秋记得来给“姑
姑”家送月饼。

送月饼
■ 石雪萍

秋风起，田螺肥。于我而言，秋风吹起的
不是“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而是记忆深处摸田
螺、嗦田螺的美好记忆。特别是中秋节，田野
边上，月亮之下，嗦田螺吃月饼，年年如是的赏
月仪式。

我的暑假其实就是换一个形式上课，不过
是劳动课代替了文化课。割稻谷、锄地、插秧、
做饭、喂鸡喂鸭、编制竹篮……每一项课程都
无缝衔接，除了吃饭睡觉，其他时间都在上课，
日子过得非常充实。唯一的闲暇，且心安理得
出去玩耍，就是去山坳里摸田螺。山坳远离居
住区，四周环山，一旁是公路，一旁是小溪，不
规则梯田式的农田，层层叠叠从上而下。稻田
成熟的时节，站在公路边上，可以俯视整个山
坳，金灿灿的稻谷就好像收在一个大深兜里，
看着就满心欢喜了。而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这
片稻谷快快收割，只要稻谷一收割完毕，傍晚
时分，晚霞铺满整个小山村，我们便成群结队
出发摸田螺了。手拿着电筒、塑料袋或者小
桶，光着脚穿过一条小山路，到了公路再爬上
一个坡便到山坳，我们早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激
动，沿着长满草的田埂快步走到山坳的最低
处，一脚扎进水田里，便开始享受摸田螺的幸
福时光了。

小小龙卷风啊，吹啊吹啊，吹进我的袋子
里啊。小小龙卷风啊，吹啊吹啊，吹到我的水
桶里啊……田螺早已经在水田里自由活动了，
有些成群结队聚在一小窝水里，像极了村头大
榕树底下乘凉的老人；有些正摇着两条触须奋
力爬行着，比匆匆忙忙赶路去趁圩的青壮年还
着急；有些则躲在还没有腐烂的稻梗头或者小
野草丛里，估计是在玩捉迷藏游戏；有些还蜷
缩在微微松动的泥土里，只留着一个小洞口来
呼吸，似睡非睡的慵懒感与旁边乘凉的、赶路
的、捉迷藏的格格不入。但是不管它们在哪
里，精神状态怎么样，都逃不过我们地毯式的
搜寻。入秋的傍晚，风开始慢慢凉下来，舒服
极了。一群孩童，就这样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
谣，一边说说笑笑摸田螺，天一擦黑，便拿出手
电筒照，有些调皮的男孩子，会把电筒放在下

巴往上照，吐着舌头去吓唬人，被吓到的尖叫
声、用泥巴扔过去批评他们的声音，让整个山
坳都变得精神抖擞。等到走到最顶上的水田，
每个人的袋子和小桶都沉甸甸的，我们该回家
了。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夜晚，我们光着脚丫，
打着手电筒，在柔柔的月光下，在田野里无数
精灵的欢歌下，一路嘻嘻哈哈回家。 每次回到
村口，远远看到家里亮起的灯光，我的心也立
刻亮了起来，近一点，再近一点，准能看到母亲
站在屋边，灯光下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母亲看
到我们，瞬间满脸笑容地迎上来，这样的场景，
就像一幅画，深深地画在我的脑海里。

中秋节前几天，母亲都会提醒我们可以去
摸田螺，次次都会特别提醒我们不要踩到秧
苗。在物资匮乏的家庭里，田螺算是加餐的肉
类野味，母亲满足我们童趣的同时，也在满足我
们对肉类食物的渴望。每年中秋节，不用母亲
交代，差不多到吃月饼赏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
分工合作炒田螺：剪田螺尾，一遍又一遍清洗，
洗干净后禾梗草一烧，猪油一刮，大锅头一滋滋
响，便倒入田螺爆炒，加盐后舀一勺水炆煮，再
跑到屋边菜地摘一把青红辣椒几条蒜苗几根葱
几张紫苏叶洗干净一放，生抽一倒，收收汁水，
两大盘鲜辣爽口的炒田螺就出炉了。桌子矮凳
早已经搬出门口，油纸包的月饼已经摆在桌面
上，田螺一捧上桌，赏月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我家就住在田野边上，抬头便是大大圆圆的月
亮，平视便是郁郁葱葱的稻苗，夜风微凉，月光
清朗，一家人团团围坐着，吃着月饼嗦着田螺，
说着各自遇到有趣的人和事，尽享这习习的凉
风和柔柔的月光。母亲大抵都是陪着我们坐
一会，就停住不嗦田螺了，有时候会发发呆静
静地看着我们吃，或者去编制竹篮了，又或者
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忙前忙后了。

“月光光，照地堂，虾仔你乖乖训落床……”
我的小娃娃躺在我的身边，我则躺在老母亲的
胳肢窝下，老母亲摸着我的头，哼起童年的歌
谣。那晚，我又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在母亲的
怀抱里，做着美美的梦，梦中回味那酥香脆的
月饼和鲜辣鲜辣的田螺！

秋起螺肥
■ 黄超平


